
清代文學研究三人談

許　 結　 蔣　 寅　 張宏生

　 　 編者按：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邀請許結

教授、蔣寅教授以及張宏生教授做了一場關於清代辭賦、清詩以

及清詞的講座。三位教授在這些領域頗有建樹，各有心得，他們

的報告有很豐富的信息，也涉及相關學科的一些前沿問題。現

將他們的發言整理成文，以饗讀者。

許結：清賦、清詩和清詞都是清朝的韻文，韻文有一個好

處，清代桐城有一個學者叫劉大櫆，他説讀書要“因聲求氣”，音

律可以使氣勢更加高亢壯闊。他的學生姚鼐發揮了其學説，提

出“格律聲色”、“神理氣味”，從文字的粗，到文字的精，這是對

韻文的一個概括。

國内對辭賦的研究比較興盛，今年已經召開第十届國際辭

賦學術會議了。現在從事辭賦創作的人也很多，我剛剛從洛陽

回來，洛陽那裏搞了一個辭賦研究院，讓我們學會（中國辭賦學

會）給它做了一個牌子———“辭賦之都”。

相比古典詩詞，賦的創作相對較少。從整個賦的發展史來

説，清代是賦創作的一個比較重要的時期，是集大成的時代。賦

的創作在清代主要表現爲文人和士人、宫廷的結合，可以説，賦

在清代既是文人創作，也是士人創作、宫廷創作。賦起源於宫廷

創作，東漢衰落之後，賦漸漸變成文人的創作，基本上走向了文

人化的道路。賦作爲一種“以觀才學”的文體，後來又變成士人

進入仕途的一塊敲門磚。從唐代以賦取士開始，科舉考試第一

場即考賦，文人能否繼續應考，要看這第一場考試能否通過。辭



賦的工具化使得辭賦的發展衰落下去，主要表現爲賦的精神、氣

象的衰落。所以到了元朝取消考律賦之後，賦又發展成爲以楚

騷、漢賦爲中心的古體賦。唐朝以後，古賦與律賦這兩種相互衝

突的賦體並存。古賦講氣象，不好評點；律賦則技術化，有點雕

章琢句了。明朝主要是賦的復古，以文人賦爲主，到了清代，賦

的創作樣式、途徑又變得多了起來。賦的創作重新進入正軌之

後，怎樣使文人創作同宫廷需求相結合成了一個非常現實的問

題。清代出現了一個新的現象，即文人創作歸附宫廷。這個歸

附宫廷並不是重新在科舉考試中考賦———清代科舉考試是考八

股文———這時候賦的創作主要發生在翰林院這樣的一個朝廷高

層文學創作平臺。就像當年漢武帝身邊的那些精英們一樣，翰

林院同樣齊集了具有相當高的文學素養的文學天才。清代士子

想進翰林院，就必須通過翰林院的選拔考試，而考賦則是選拔人

才的重要内容。這樣一來，士子們爲了進翰林院這樣一個清華

之地，就必須加强自身賦的修養，這使得賦又有了大的發展。清

朝的學政們大都是翰林出身，他們對賦具有極大的興趣，所以在

全國各地指導考試自然對賦有所倚重。因此，清代賦的發展具

備這樣一個重要的特點，文人創作同宫廷創作結合起來之後，就

創造了新的賦的歷史。唐宋以後出現了“近體”和“古體”的矛

盾，而且這個矛盾衝突是相當大的。“古體”重視賦的内容，而

“近體”則重視賦的技巧和聲韻，韻押的好説明賦作的好。不過

在清賦家的眼裏，這個矛盾不算是大問題。他們認爲律賦在唐

代以後經過了幾百年的發展，到了清代已經成爲古體，他們在創

作中有一種自覺的意識，即回到傳統。清人辭賦創作的理論性

比較强，他們認爲“古賦”和“今賦”在理論上並没有太大的衝

突，辭賦創作與寫格律詩一樣以加强技巧訓練爲先，達到一定程

度之後，再從“有法”到“無法”，達到天然渾成的境界。清代賦

的創作還有一個相容並包的特點，各種體都融合在賦的創造中，

這同翰林院的創作實踐也有很大關係。清代的考試賦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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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對其最有研究的是日本的學者鈴木虎雄，他把清代翰林院的

賦叫做八股賦。清人寫律賦最重唐代，比如用韻。清代是一個

相容的時代。清代賦的題材也很廣泛，出現了詠物賦，各種各樣

的題材都可以作爲賦的内容。一個物品、一句話都可以入賦，大

量稀奇古怪的賦被創作出來，如自鳴鐘賦、眼鏡賦等。唐詩的一

句詩也能寫出一首賦，如《春江花月夜賦》。還有《鍾馗打鬼賦》

等。在唐代出現過許多邊塞詩，在清代則出現了大量的邊塞賦，

如《西藏賦》，有 ２ 萬多字，現在有學者把《西藏賦》當作國家項

目申報而加以研究。這篇賦的内容包括西藏的歷史、文物、風

俗、地理以及宗教等，它不像政治文獻那麽抽象、枯燥，把民族活

動以鮮活的方式記載下來。《新疆賦》也是如此，中俄邊疆的貿

易等内容在賦裏面都有所體現。這些精彩的内容都值得學者去

關注。清代還有描寫中英戰爭的賦，有世界視野。這些賦的創

作有的是自覺的，也有的是不自覺的。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的賦

還體現了兩個方面的特徵，首先是大量的賦集出現。歷史上的

賦集大概有五百多種，其中大部分是清代的，這些賦集爲我們的

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資料。其中有大量的選本，有的是唐律賦選

本，有的是古賦選本。嶺南的律賦特别好，比如《閩南賦選》，表

現出了地方特色，有特定的文學創作的趨向。另外，大量賦集問

世又導致了辭賦評點學的興盛。這些評點不局限於律賦或者古

賦，往往是融通的，所以説清人在融通古、律，將各種題材相容並

包方面確實是很强大的。還有理論的自覺。賦話在南宋就有，

但現存的不多了，而在清乾隆時又大量興起，主要是圍繞科舉考

試和翰林院的考試爲主。著名的有李調元的《賦話》和林聯桂

的《見星廬賦話》，這些都是律賦鑒賞學理論構建的重要理論資

源。而且都對現實有關懷，選古賦也是爲現實創作服務的。作

爲古典文學末世的清代文學，由於其時代的局限性，學者未給予

足够的重視，實際上清代可供研究和欣賞的經典很多，包括賦，

這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去挖掘，去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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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寅：剛纔大家聽了許結教授專家級的演講，他對清代的

賦大都了然於胸。我講詩不能像許教授講的那麽融會貫通，首

先因爲清代的詩數量很多，現在已經編出兩種目録，一部是由李

靈年等先生編的《清人别集總目》，另外一部是柯愈春先生編的

《清人文集總目》，這兩部書目給我們傳遞一個信息，清人傳下

來的詩歌有四萬多個别集。這是個什麽概念呢？增補後的《全

唐詩》都無法達到這個數目，因爲《全唐詩》只有四萬六千多首。

這就相當於把一首唐詩變成了一個詩集。拿乾隆皇帝來説，他

創作了四萬多首詩，數量相當於全部唐人所存詩歌。這四萬多

個别集没有人能讀得完，所以現代人讀清詩，只是讀其中很有限

的一部分。

就我個人而言，我不敢説自己是研究清代詩歌，我只是研究

清代的詩學。但詩學著作也很可觀，傳世的書籍大概有一千多

種，失傳的已知也有五百多種，這還只是比較保守的説法。由於

文獻數量龐大，對於我們研究者來説，研究清詩無異於盲人摸

象。浩瀚的詩學資料如同大海，讓人望不到邊際。不過現在的

情況有所改善，我們至少知道海的邊際在哪裏。目前我主要是

做清初詩學的研究，我個人認爲，要想從整體上把握清代的詩歌

很難。我覺得清朝的詩歌水準還是比較高的，這一點學者們可

能有不同看法。學術界對清詩的評價經歷過一個波動期。上世

紀的學者如錢鍾書先生，他的老師本身就是晚清的詩人，他很喜

歡清詩，對清詩的評價是很高的。１９４９ 年以後，整個文學研究

處在一個不正常的狀態下，清詩慢慢淡出了學術界的視野。直

到 ２０ 世紀 ８０ 年代，對清詩的研究纔開始慢慢恢復。在内地，新

時期的學術在古典文學方面，一個很重要的現象就是清詩研究

的勃興。研究的外部條件與圖書的出版、收藏有關。過去除了

北京、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研究條件相對成熟外，大部分地區

可能都不具備研究清詩的條件。《四庫全書》系列的影印出版

令清代的文獻得到很大的普及，假如學校有條件購買這幾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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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讀者一般都能讀到許多清代的詩集。近年内地對明清詩

學的研究慢慢多了起來，主要集中在群體研究、地域性研究或文

學集團的研究，積累了一定的成果。鑒於清代文獻數量之多，有

些研究成果是不太令人滿意的。我個人覺得研究清詩很不容

易。首先，研究清詩需要有研究唐宋、六朝詩的基礎，否則對清

詩的特徵就不容易把握，所以目前清詩的研究水準與唐詩相比，

還是有一定距離的。同時，這也與學術氛圍有關，需要大家共同

努力。

我認爲清代的詩歌主要具有這樣幾個特點。第一，清詩的

取材非常廣泛，已到了没有什麽不可以入詩的地步，例如花草樹

木、地理礦産什麽都可以，甚至有詩歌詠煤球、豆腐乳，這樣一些

基本生活用品都可以入詩。第二，清詩表達的文人心態非常複

雜。清代是一個社會關係很複雜的時代，有朝野的區分，有滿漢

的區分，有士商的區分，文人夾在其中，其詩歌表達的心態也是

非常複雜的。有些詩人，如乾隆朝的黄景仁，近代許多文人像郁

達夫、瞿秋白、劉海粟等都很喜歡他，主要就是因爲他的作品寫

出了封建社會文人的末世心態，將文人的絶望、對前途的迷惘以

及孤獨感表達得特别深刻。第三個特點是清詩最青睞兩大題

材，詠物和旅行。清朝人喜歡在旅行的時候寫詩，編有許多遊

覽、懷古的紀行專集。詠物如詠船，寫人如老者，或以秋爲主題，

如秋風、秋月，這些題材本已被寫盡，没什麽可寫的了，於是他們

就轉向寫社會情境，設定一些虛擬的角色或内容，表達一種特殊

的人生經驗。這是清人寫詩的一個特點。清人寫旅行和寫虛擬

題材，我認爲在文學史上是具有創新意義的。文學寫作經過長

時間的不斷重複，其語言及表達方式已經顯得老化，因此尋找一

種新的表現手法和技巧是很重要的，但是這種技巧和手法不太

容易找得到。清朝稍微有點文化的人都會作詩，有名字傳下來

的詩人多至好幾萬，在這樣一個龐大的群體下創新是很難的。

只有更新我們的人生體驗，這樣寫出來的東西纔會有新意。就

７９４清代文學研究三人談　



像旅行和虛擬化的寫法，通過改變日常的生活方式來使我們的

思維獲得新意。通過時空的轉換實現境界的突破，或者通過對

特定人群的書寫來獲得不同的人生經驗，這就是清人所致力於

探尋的創新之路。

張宏生：我們知道古代人編别集時往往將賦排在第一，詩

文第二，詞第三，所以按照這個順序，接下來就由我來講清詞。

我現在主要的工作是編《全清詞》，蔣教授剛纔講了清詩的數量

有四萬多個别集，詞相對來説比較少，目前據我們掌握的，只有

五千多個别集。詩和詞，説到底還是很不同的。這五千多個别

集在詞的歷史上也算是一個相當大的突破了。清詞的復興是相

對於宋詞來説的，復興首先表現在數量上的突破。清初，即使是

順治和康熙兩朝，詞在數量上就已經超過之前所有朝代的總和

了（據已出詞總集統計）。寫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不過數量

多也能保證挑出一些品質好的，這符合一般的規律。

清朝人對詞的創作挺自負，清代的詞作家尤其是清末詞人

認爲他們自身的水準在很多方面已經超過了宋、元、明時代。這

種説法其實是很大膽的，胡適對此就持相反的觀點。胡適有一

本影響很大的著作叫《詞選》，這本書將詞分爲初期、中期以及

後期，他對初期及中期的詞稱贊有加，認爲是詞的神聖的時代，

後期及清代則是鬼影的時代，缺乏生氣且以模仿爲主，所以不值

一提。胡適的説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有其局限性。不過鑒於

胡適在那個時代的强勢影響力，他對於詞的觀點其實是影響了

一大批詞家和學者。跟胡適生活時代接近的另一個詞家王國維

是一個相當自信的人，他認爲自己的詞比南宋的詞好，雖比北宋

的詞稍遜，但他覺得自己的有些詞即使是北宋人也寫不出來。

他主要是認爲自己的詞開創了新境界，尤其是對人生和哲理性

的思考之類。清人之所以這麽自負，有其一定的道理。宋詞雖

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很高，但是還原到其本身的時代，詞在兩宋

時期地位還是很低的。所謂地位低，有一個基本現象，就是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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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致有一個範圍，比如寫男女之情的作品就特别多。在寫作

上，人們大都並不是很專門地去寫。這種創作行爲有利有弊：

從利的一面説，作品往往顯得特别的自然，有的詞的境界很難超

越；從弊的一面説，主要體現在其廣度上受到了極大的限制。所

以這就給清朝的詞人提供了一個彌補的機會，他們將宋朝人没

有寫過的東西寫出來，使得詞的廣度大大的拓展。例如詠物的

詞，清朝人很喜歡寫，喜歡在這方面做文章。這一點同賦和詩的

創作具有相同規律。詞雖然具有其特定的規定性，但在清朝卻

變得什麽東西都能入詞了。例如清朝初期，寫自鳴鐘的詞就有

不少。而到了晚清，還有許多從西方傳入的新事物，也都被寫入

了詞。當然清代詞人也對宋代詞人有所嘗試但未來得及拓展的

領域非常敏感，往往將之發揚光大，變本加厲，而且也力圖有所

變化。詩和賦在文壇的地位是很崇高的，是文學的正宗，然而詞

的地位仍然很低，但它所開拓的題材以及它的某些表現手法使

它努力朝賦、詩的方向靠攏，這就使得清朝湧現了大量的詞人以

寫賦的方式寫詞、以寫詩的方式寫詞，藉以提升詞的地位。這種

寫法曾被辛棄疾使用過，例如他的《賀新郎》（緑樹聽鵜鴂），整

篇打破了上下闋的界限，没有過渡，用典故來貫穿，完全是用寫

賦的手法來寫詞的。這種寫法在宋朝還是偶然爲之，但在清朝

就變得非常普遍了。清代詞人在研究兩宋詞人的過程中，努力

探索宋人所未能企及的區域，力圖在那些方面有所建樹。對於

宋詞已經涉及的區域，清代詞人一方面從多角度切入來表達不

一樣的情感，另一方面敢於對前人進行大膽的否定。這兩點是

清代詞人在創作中的重要特點。至於清人的思想深度的複雜性

和延伸性，以及表達上的技巧性則是我們需要做更深入思考的。

這同時又引出另外一個問題，即文學經典的問題。我們現

在看到的許多經典基本上都是清代及清代以前就被確定了的。

胡適在五四運動期間，挑選了豪放詞和白話詞作爲文學創作的

主流，因此豪放詞和白話詞的創作在當時是熱點。雖然胡適的

９９４清代文學研究三人談　



《詞選》同《宋詞三百首》有區别，他們選詞的原則卻大致是一樣

的，都是在傳統之下依據時代所需而去挑選經典作品。在“五

四”時期，人們對經典的認識有一個斷裂，“五四”時期是以創新

作爲一個主要的創作導向，所以對古典的東西往往都是持否定

的態度。這使得我們對清代經典的認識有一個很大的斷裂。我

們對於之前唐、宋、元、明時代的認識都是通過後代之於前朝的

繼承的基礎上來認識的，但是清朝之後的民國，一些新派學者對

於清朝比較否定，雖然也有一些文人按照傳統來創作，但這個群

體的聲音是比較微弱的。五四運動時期新文化運動的力量非常

强大，這使我們覺得清代的東西離我們很遥遠。我們可以對唐

宋時期的詞了如指掌，但對清代的詞則會相對比較陌生。清代

傳統文體的作品“經典化”的工作没有完成，這使得清代的詩、

詞、賦缺乏一定的群衆基礎，我們現在所做的研究工作就是將這

個經典化進行下去。清代的小説和戲曲因爲恰恰符合了“五

四”新文化運動的需求所以得到了大大的推廣，詩文辭賦則没

有得到相應的重視。我們現在所提出的一些問題實際上就是對

清代文學的發展有所補充，希望若干年之後，一般人對清代的經

典作品都能够有比較全面和深刻的認識。從研究者的角度來

説，由於新經典的缺失使得我們對於清代文學的研究不够深入，

這使得我們從文學的内部去研究其特徵的工作顯得特别重要。

這是值得每個研究清代文學的學者思考的問題。

（吉靈娟根據録音整理）

（作者：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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